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鵬情
萬里
趙鵬飛

久
居
廣
州
，
時
不
時
有
朋
友
來
詢
問
，
要
請
人
吃

飯
，
哪
裡
有
好
吃
的
推
薦
？
每
每
遇
此
，
我
總
不
免
要

多
問
一
句
，
關
係
如
何
？
關
係
到
位
了
，
街
頭
巷
尾
的

地
道
美
食
，
既
實
惠
又
兼
具
廣
州
特
色
。
倘
若
情
誼
尚

屬
相
敬
如
賓
，
還
需
些
許
排
場
來
證
明
，
那
麼
老
字
號

的
幾
家
酒
樓
包
廂
，
就
任
君
選
擇
了
。

先
說
關
係
到
位
的
吃
法
。
例
牌
是
先
喝
湯
。
越
秀
區
文
明

路
上
的
達
楊
燉
品
，
斗
櫃
大
的
一
塊
地
方
，
安
置
了
鍋
灶
蒸

籠
。
從
早
到
晚
，
蒸
汽
氤
氳
。
籠
屜
上
清
一
色
，
擺
着
兩
隻

拳
頭
併
攏
大
小
的
椰
子
。
褪
了
青
皮
的
椰
子
，
頂
上
開
茶
壺

蓋
式
樣
的
一
個
圓
蓋
子
，
斬
成
塊
狀
的
竹
絲
雞
或
者
鵪
鶉
或

者
魚
頭
，
直
接
浸
入
椰
汁
，
再
丟
下
幾
粒
枸
杞
子
，
一
粒
紅

棗
，
抑
或
是
天
麻
沙
參
，
扣
上
圓
蓋
子
，
上
蒸
籠
隔
水
熏

蒸
。
幾
個
小
時
之
後
，
原
味
椰
汁
和
食
材
味
入
其
髓
，
各
得

精
妙
。

只
有
兩
三
個
夥
計
忙
碌
着
的
蒸
鍋
前
，
天
光
到
夜
半
總
是

食
客
如
雲
。
正
經
的
店
面
自
然
是
沒
有
的
，
就
着
騎
樓
下
的

過
道
，
隨
意
擺
放
了
幾
張
簡
易
的
板
桌
，
圓
頭
無
靠
背
的
鐵

櫈
子
，
漆
皮
脫
落
的
斑
駁
陸
離
。
能
坐
下
來
喝
，
已
屬
運
氣

不
錯
。
大
多
時
候
，
食
客
們
都
是
街
邊
一
蹲
，
左
手
端
着
一

個
圓
的
粗
瓷
白
碟
，
上
架
一
鐵
皮
圈
，
鐵
皮
圈
上
穩
噹
噹
的

坐
着
圓
溜
溜
、
熱
騰
騰
的
椰
子
燉
湯
。
右
手
捏
着
粗
白
瓷
起

藍
花
的
湯
匙
，
頻
頻
入
口
。
清
冽
甜
淡
的
湯
汁
，
潤
得
腸
胃

舒
泰
停
當
。
早
已
忘
記
了
眼
前
車
水
馬
龍
，
塵
埃
如
許
。

喝
罷
了
老
火
靚
湯
，
街
對
面
的
銀
記
腸
粉
可
充
正
餐
。
提

起
銀
記
腸
粉
，
粵
港
澳
三
地
都
頗
有
盛
名
。
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
銀
記
在
老
西
關
的
文
昌
路
，
開
了
第
一
間
店
，
到
現
在
分
店
十
多

間
。
文
明
路
這
間
分
店
也
有
十
來
年
了
。
店
面
樸
素
簡
單
，
圓
桌
圓

櫈
，
製
作
間
也
依
循
舊
時
風
俗
，
設
在
門
口
。
無
論
冬
夏
，
頂
上
的
長

葉
吊
扇
，
輕
搖
慢
轉
不
曾
停
息
。

別
看
簡
簡
單
單
的
一
碟
腸
粉
，
烹
製
起
來
學
問
就
多
了
。
米
漿
開
得

稀
，
蒸
出
來
的
粉
皮
軟
脆
口
感
不
佳
；
米
漿
開
得
太
稠
了
，
粉
皮
厚
實

發
瓷
仍
是
不
過
關
。
銀
記
的
腸
粉
，
米
漿
稀
稠
拿
捏
適
中
，
出
品
的
腸

粉
色
白
如
玉
，
腸
薄
如
紙
，
爽
滑
微
韌
。
再
輔
以
米
漿
師
傅
秘
製
的
豉

油
，
味
道
尤
為
鮮
美
。

腸
粉
的
餡
料
分
葷
素
兩
類
。
素
腸
粉
也
稱
羅
漢
腸
，
餡
料
中
包
含

﹁
三
絲﹂
：
木
耳
絲
、
蘿
蔔
絲
、
冬
菇
絲
。
葷
的
餡
料
，
除
了
牛
肉
、

瘦
肉
、
魚
肉
之
外
，
鮮
蝦
也
值
得
推
薦
。
一
碟
蝦
肉
腸
粉
上
桌
，
粉
皮

晶
瑩
剔
透
，
粉
紅
色
的
去
頭
去
皮
蝦
肉
隱
隱
可
見
，
可
謂
色
香
味
俱

全
。
可
不
要
小
瞧
了
這
淺
淺
一
碟
腸
粉
，
已
故
的
全
國
政
協
副
主
席
馬

萬
祺
先
生
，
就
曾
以
此
招
待
貴
賓
。

一
盅
湯
一
碟
粉
落
肚
，
再
來
一
碗
慢
火
煨
燉
的
廣
式
糖
水
，
地
道
的

廣
州
街
頭
美
食
就
已
經
盡
得
其
味
了
。

出
了
銀
記
，
沿
着
文
明
路
再
走
幾
步
，
就
到
了
文
德
路
和
文
明
路
交

界
的
十
字
路
口
。
聞
名
全
城
的
百
花
糖
水
便
落
戶
於
此
，
僅
此
一
間
絕

無
分
店
。
百
花
糖
水
的
舖
面
依
然
促
狹
簡
陋
。
深
不
過
三
米
長
，
不
過

三
米
的
舖
頭
裡
，
不
銹
鋼
的
長
方
體
方
槽
並
擺
三
排
，
每
個
槽
裡
都
是

一
種
燉
好
的
糖
水
，
紅
豆
沙
、
綠
豆
沙
、
黑
芝
麻
糊
、
雙
皮
奶
、
西
米

露
、
杏
仁
奶
、
燉
奶
等
十
多
個
品
種
。
根
據
牆
上
掛
着
的
餐
牌
，
可
以

搭
配
成
紅
豆
麻
蓉
湯
圓
、
香
芋
西
米
露
、
木
瓜
西
米
露
、
木
瓜
奶
糊
、

番
薯
糖
水
等
幾
十
個
口
味
。
這
間
糖
水
店
的
店
東
，
深
得
糖
水
三
昧
，

以
材
質
優
火
候
足
取
勝
。
我
最
偏
愛
的
，
便
是
那
一
碗
紅
豆
沙
。
盛
在

碗
裡
，
紅
豆
粒
粒
飽
滿
，
咬
在
口
裡
沙
甜
滿
溢
，
又
能
品
出
新
會
陳
皮

的
淡
淡
香
味
。
食
量
尚
可
的
話
，
再
臥
三
粒
麻
蓉
湯
圓
在
碗
底
，
異
常

的
糯
香
甜
軟
。

早
前
去
百
花
喝
糖
水
，
也
是
要
坐
在
臨
街
的
騎
樓
過
道
裡
。
名
聲
大

了
之
後
，
老
闆
先
後
整
理
過
幾
次
店
面
，
收
納
了
左
右
兩
邊
的
小
舖
。

雖
說
擁
擠
依
舊
，
但
好
歹
食
客
也
能
像
模
樣
坐
下
來
食
用
。

百
花
出
品
的
糖
水
，
以
料
足
香
濃
馳
名
。
若
是
遇
到
不
喜
甜
膩
的
食

客
，
旁
邊
十
米
開
外
的
玫
瑰
糖
水
，
值
得
一
吃
。
這
間
糖
水
舖
子
已
開

設
多
年
，
老
闆
風
趣
幽
默
。
一
道
用
栗
子
粉
和
鮮
牛
奶
撞
出
來
的
杏
仁

豆
腐
，
不
知
成
全
了
多
少
對
拖
着
手
來
消
夜
的
男
男
女
女
。

廣州美食私家記憶（一）

莫
言
對
泉
州
的
文
化
遺
產
，
評
價
極
高
。

他
在
參
加
泉
州
的
海
絲
藝
術
公
園
後
，
曾

對
傳
媒
說
：

泉
州
可
圈
可
點
的
文
化
遺
產
太
多
了
，
而

其
中
海
絲
文
化
是
獨
特
的
泉
州
符
號
，
海
絲

文
化
公
園
既
是
昔
日
泉
州
海
絲
繁
盛
景
象
的
縮

影
，
也
是
以
當
代
藝
術
形
式
展
示
絲
路
精
神
的
創

意
結
晶
，
是
一
件
古
代
文
化
與
現
代
文
明
結
合
、

交
相
輝
映
的
獨
具
創
意
的
藝
術
品
。

莫
言
談
到
一
個
城
市
的
靈
魂
。

他
指
出
：﹁
一
個
城
市
是
否
富
裕
，
是
否
先

進
，
不
能
只
看
經
濟
總
量
，
還
要
看
它
的
靈
魂
有

多
麼
豐
富
，
它
的
藝
術
有
多
麼
燦
爛
多
姿
。﹂

綜
觀
莫
言
泉
州
行
的
報
道
，
他
到
了
弘
一
法
師

紀
念
館
，
觀
賞
東
西
塔
，
踏
足
洛
陽
橋
…
…
，
卻

沒
有
多
大
着
墨
對﹁
晉
江
草
庵﹂
的
參
觀
，
令
人

感
到
遺
憾
。

晉
江
草
庵
供
奉
着
明
教
︵
摩
尼
教
︶
教
主
的
石

刻
像
︵
被
聯
合
國
文
教
組
織
評
為
當
今
世
上
最
大

的
明
教
教
主
的
石
雕
︶
。

明
教
是
金
庸
筆
下
所
涉
文
字
頗
多
的
教
派
。
相

信
莫
言
參
觀
後
一
定
感
到
振
奮
，
因
為
他
是
金
庸

的
粉
絲
。

莫
言
在
泉
州
還
談
到
如
何
弘
揚
中
華
文
化
。

他
說
，﹁
弘
揚
中
國
的
文
化
、
地
方
的
文
化
，
提
高
文
化

的
競
爭
力
，
需
要
走
出
去
、
需
要
交
流
，
而
文
化
的
交
流
，

不
能
單
靠
政
府
，
還
要
依
靠
民
間
的
力
量
。﹂

家
鄉
文
化
源
遠
流
長
，
特
別
泉
州
自
古
是
絲
綢
之
路
起

點
，
有
很
濃
厚
而
豐
富
多
彩
的
文
化
積
澱
，
值
得
積
極
向
海

外
推
薦

︱
走
出
去
，
才
能
擴
大
影
響
力
。

他
進
一
步
闡
述
道
，﹁
文
化
交
流
一
方
面
要
通
過
政
府
的

力
量
、
政
策
的
支
持
，
進
行
正
式
交
流
；
另
一
方
面
要
通
過

民
間
的
文
化
自
覺
，
自
發
的
交
流
，
潤
物
無
聲
地
持
續
下

去
，
個
體
行
為
積
累
起
來
力
量
巨
大
。﹂

這
當
然
是
指
在
內
地
的
環
境
下
做
文
化
交
流
的
要
訣
。

在
海
外
或
在
香
港
，
要
做
文
化
交
流
，
是
沒
政
府
可
靠
。

譬
如
在
香
港
，
政
府
投
放
文
化
的
資
源
是
非
常
有
限
的
，

甚
至
是
可
憐
的
地
步
。

香
港
有
一
個
康
文
署
，
管
的
範
圍
非
常
廣
泛
，
獨
欠
專
司

文
化
的
部
門
。

既
然
以﹁
康﹂
為
首
，
當
然
以
體
育
、
康
樂
為
主
，
所
以

資
源
集
中
在
體
育
運
動
如
球
類
活
動
等
。

﹁
文﹂
是
在
康
體
之
下
，
是
屬
於
等
而
閒
之
的
事
。

文
事
活
動
，
又
分
表
演
藝
術
及
音
樂
、
創
作
、
文
學
活

動
。表

演
藝
術
即
時
社
會
效
應
大
，
當
官
的
面
上
有
光
，
所
以

資
源
都
集
中
在
表
演
藝
術
上
。

至
於
文
學
活
動
，
是﹁
文﹂
中
之
末
，
所
以
所
撥
的
資
源

最
少
，
幾
乎
達
到
自
生
自
滅
的
地
步
。

所
以
相
對
來
說
，
香
港
的
文
學
活
動
，
來
自
政
府
的
力

量
、
來
自
政
府
支
持
的
機
會
幾
乎
等
於
零
。

唯
一
的
出
路
，
是
向
社
會
籌
款
，
社
會
對
文
學
是
不
屑

的
。
商
界
從
商
業
效
益
而
言
，
對
文
學
可
謂
無
從
說
起
，
所

以
要
獲
得
商
界
的
支
持
，
也
是
戛
戛
乎
其
難
矣
！

這
就
是
香
港
文
化
的
現
實
了
。

她
是
屬
於
民
間
，
卻
是
社
會
的
棄
兒
！

（
下
）

莫言談城市的靈魂

上
星
期
有
一
新
聞
如
是
說
：﹁
由
於H

3N
2

甲
型
流
感
病
毒
株

出
現
抗
原
漂
移
，
多
達
六
百
人
喪
命
。
港
大
醫
學
院
一
項
重
大
研

究
發
現
，
在
注
射
流
感
疫
苗
前
，
先
塗
上
有
效
治
療
皮
膚
癌
和
皮

膚
疣
的﹃
咪
喹
莫
特﹄
藥
膏
，
可
有
效
提
升
兩
倍
至
二
十
五
倍
不

等
的
保
護
率
，
甚
至
延
長
保
護
效
力
至
一
年
。﹃
咪
喹
莫
特﹄
可

有
效
刺
激
先
天
及
適
應
性
免
疫
系
統
，
從
而
刺
激
其
他
細
胞
，
之
後
再

將
疫
苗
注
射
至
真
皮
層
，
其
保
護
作
用
可
在
七
日
內
見
效
，
比
傳
統
一

般
打
針
的
二
十
一
日
要
快
。﹂

這
一
次
大
概
是
以
毒
攻
毒
的
方
法
，
還
要
直
搗
黃
龍
。
大
部
分
的
疫

苗﹁
成
功﹂
比
率
以
抗
體
數
目
來
量
度
，
抗
體
以
不
同
型
號
的
流
感
作

單
位
，
逐
一
比
對
，
故
有
：﹁
針
對
非
內
含
疫
苗
株
抗
體
的
保
護
率
亦

大
大
提
升
，
包
括
八
十
年
前
盛
行
的H

1N
1

威
斯
康
辛
甲
型
、
二
零
零

九
年
的H

1N
1

、
今
年
初
盛
行
的H

3N
2

瑞
士
型
和
維
多
利
亞
乙
型
。
其

保
護
率
在
注
射
後
七
日
，
分
別
由3%

升
至75%

、5%

升
至63%

、8%

升
至70%

及10%

升
至63%

。﹂
的
說
法
。

但
即
使
不
用
去
到
反
西
醫
的
人
的
口
，
免
疫
學
家
早
說
過
這
種
方
法

是
有
問
題
的
：
一
是
製
造
的
抗
體
未
必
與
野
生
型
號
有
抗
衡
作
用
，
亦

即
以
上
說
抗
原
漂
移
，
本
身
就
是
指
不
同
的
流
感
型
號
根
本
會
不
斷
變

種
。
二
是
有
抗
體
未
必
等
於
可
以
抵
擋
外
來
病
毒
，
因
為
疫
苗
針
是
直

接
入
血
的
，
血
液
的
士
兵
本
身
不
會
直
接
打
仗
，
平
常
是
由
呼
吸
或
消

化
系
統
的
士
兵
先
抗
敵
，
如
今
血
液
裡
的
大
軍
不
正
常
地
被
迫
開
戰
，

製
造
的
抗
體
與
呼
吸
膜
及
消
化
膜
中
應
有
的
抗
體
未
必
相
同
。
有
研
究

曾
發
現
，
即
使
這
些
士
兵
練
習
了
一
次
，
到
真
正
如
臨
大
敵
時
，
外
敵

卻
是
由
另
一
門
口
進
來
︵
譬
如
呼
吸
系
統
︶
，
呼
吸
系
統
的
士
兵
未
應

付
過
，
故
同
樣
會
有
感
冒
症
狀
。

做
了
抗
體
，
但
不
一
定
等
於
沒
事
，
很
多
人
接
種
流
感
疫
苗
後
立
刻
感
冒
，
就
是
身

體
同
樣
地
以
打
感
冒
的
方
法
去
打
疫
苗
中
的
病
毒
，
抗
體
是
做
了
，
但
接
種
者
同
樣
要

經
歷
生
病
。
這
就
是
西
醫
的
科
學
思
維
，
以
病
作
單
位
，
而
非
以
人
出
發
，
與﹁
手
術

成
功
了
，
但
病
人
死
了﹂
的
邏
輯
一
樣
，
任
何
以﹁
科
學﹂
驗
證
的
疫
苗
或
藥
，
也
是

以
此
為
基
點
及
終
點
。
止
咳
藥
要
止
咳
，
但
把
毒
或
菌
逼
得
無
處
可
逃
，
便
成
為
另
一

問
題
，
但
藥
是
成
功
止
咳
了
，
這
叫
科
學
驗
證
。
但
人
體
和
健
康
是
否
就
是
以
消
滅
病

徵
為
終
點
呢
？
治
癌
是
要
去
腫
瘤
，
還
是
要
恢
復
健
康
？
治
高
血
壓
是
要
降
低
血
壓
，

還
是
處
理
血
管
甚
至
情
緒
問
題
？
以
流
感
疫
苗
來
說
，
就
是
究
竟
要
做
抗
體
，
還
是
令

整
體
健
康
提
升
來
對
抗
任
何
型
號
疫
苗
？
抗
體
做
成
了
，
卻
有
接
種
者
感
冒
，
或
變
了

氣
管
敏
感
，
或
患
上
吉
巴
氏
綜
合
症
，
但
那
也
叫
疫
苗
是
有
效
的
。

疫苗的科學對照實驗 路地
觀察
湯禎兆

看
電
影
︽
鄧
稼
先
︾
，
十
分
感
動
。

這
是
十
年
前
的
一
齣
影
片
，
但
沒
有
看
過
，

相
信
在
香
港
也
沒
有
公
開
放
映
。
因
為
這
是
沒

有
商
業
價
值
的
影
片
，
因
而
沒
有
排
期
映
出
。

鄧
稼
先
是
一
個
高
級
知
識
分
子
，
留
學
美

國
，
參
與
秘
密
研
究
原
子
彈
的
理
論
設
計
工
作
。
他

捨
棄
高
薪
厚
祿
，
毅
然
回
國
，
參
加
中
國
原
子
彈
的

研
製
。
他
不
辭
勞
苦
，
在
西
北
高
原
荒
山
野
嶺
中
，

默
默
進
行
試
驗
，
終
於
製
造
出
中
國
的
第
一
顆
原
子

彈
。
接
着
，
又
領
導
了
第
一
顆
氫
彈
的
理
論
設
計
，

成
功
爆
炸
了
第
一
顆
氫
彈
，
使
中
國
能
參
加
世
界

﹁
原
子
俱
樂
部﹂
，
奠
定
了
軍
事
大
國
的
地
位
。
試

設
想
，
中
國
今
天
如
果
沒
有
原
子
彈
和
氫
彈
，
即
使

經
濟
起
飛
，
哪
能
躋
身
於
強
國
之
林
？
哪
能
面
對
美

國
的
霸
權
主
義
而
有
發
言
權
？
哪
能
面
對
日
本
軍
國

主
義
興
起
而
有
震
懾
力
量
？
強
國
看
實
力
，
既
要
有

經
濟
上
的
實
力
，
也
要
有
軍
事
上
的
實
力
。
這
些
為

國
防
科
學
獻
身
的
科
學
家
，
永
遠
值
得
我
們
尊
敬
。

鄧
稼
先
長
期
在
西
北
核
試
驗
地
區
工
作
，
自
己
卻

受
到
核
輻
射
的
影
響
，
健
康
受
到
侵
蝕
，
患
上
惡
性

腫
瘤
以
至
癌
細
胞
擴
散
，
終
於
不
治
。
看
到
影
片
描

寫
他
重
病
的
最
後
日
子
，
不
禁
潸
然
淚
下
。

中
國
的
許
多
知
識
分
子
，
特
別
是
曾
留
學
外
國
而
回
國
服
務

的
高
級
知
識
分
子
，
把
所
學
獻
身
祖
國
的
建
設
事
業
，
不
知
凡

幾
。
很
可
惜
，
在
上
世
紀
數
十
年
極
左
思
潮
泛
濫
的
時
代
，
他

們
很
多
人
都
受
到
迫
害
。
罪
名
卻
是
從
國
外
歸
來
，
政
治
上
不

清
白
，
或
者
是
有﹁
裡
通
外
國﹂
嫌
疑
，
於
是
就
被
打
成﹁
特

務
分
子﹂
。
從﹁
三
反﹂
、﹁
五
反﹂
，
到
反
右
、
反
右
傾
，

多
少
高
級
知
識
分
子
受
到
迫
害
，
有
的
被
迫
害
致
死
，
有
的
長

期
被
投
閒
置
散
。
有
的
幸
運
地
逃
出
國
門
，
但
仍
未
泯
滅
愛
國

之
心
。
如
現
仍
留
德
的
關
愚
謙
，
他
寫
的
回
憶
錄
，
顯
示
仍
懷

抱
着
一
顆
熾
熱
的
愛
國
之
心
。

鄧
稼
先
也
許
長
期
從
事
的
是
秘
密
的
科
技
工
作
，
並
沒
有
捲

入
歷
次
愈
來
愈
兇
狠
的﹁
階
級
鬥
爭﹂
，
得
倖
免
於
難
。
因
而

方
能
為
中
國
的
原
子
能
應
用
和
原
子
彈
、
氫
彈
製
造
作
出
貢

獻
。
這
是
他
個
人
的
不
幸
中
的
大
幸
，
也
是
國
家
不
幸
中
的
大

幸
。 感人的《鄧稼先》 生活

語絲
吳康民

天
命
前
日
洗
手
時
，
看
到
瓷
磚
牆
壁

有
一
隻
小
小
的
飛
蟲
，
拍
打
着
翅
膀
向

上
爬
。
我
一
時
沒
多
想
，
就
把
手
中
的

水
潑
灑
過
去
，
牠
只
好﹁
吱
溜
吱
溜﹂

順
着
牆
壁
滑
了
下
去
。
大
概
一
分
鐘

後
，
牠
又
慢
慢
爬
上
來
，
堅
持
了
一
下
，
體

力
不
支
，
再
摔
了
下
去
。
天
命
沒
多
想
，
埋

頭
洗
臉
之
後
，
抬
起
頭
來
照
鏡
子
，
驚
見
牠

陰
魂
不
散
，
不
知
何
時
已
幽
幽
地
飄
了
上

來
，
附
在
鏡
面
。

天
命
沒
有
再
用
水
潑
牠
，
反
而
忍
不
住
為

牠
的
生
命
力
感
嘆

︱
一
個
和
米
粒
一
樣
大

的
生
命
，
亦
有
其
不
屈
不
撓
的
毅
力
，
那
人

類
呢
？

亂
世
當
中
，
我
們
難
免
感
嘆
命
運
無
常
。

生
命
脆
弱
，
固
然
是
事
實
。
但
我
們
也
別
忘

記
，
生
命
亦
有
堅
韌
的
一
面
。

我
的
客
人
當
中
，
有
一
類
人
，
極
度
缺
乏

勇
氣
，
只
有
聽
到
確
切
的
答
案
，
證
明
命
途

有
希
望
，
自
己
才
有
繼
續
堅
持
的
動
力
。
與

一
般
客
人
不
同
的
是
，
他
們
未
必
在
意
天
命
解
讀
八
字

的
過
程
，
而
只
在
意
結
果
。
他
們
常
說
的
一
句
話
，
便

是
：﹁
楊
師
傅
，
你
唔
使
解
釋
咁
多
，
你
直
接
話
我

知
，
個
結
果
係
得
，
定
係
唔
得
？﹂

天
命
明
白
，
玄
學
在
他
們
心
中
，
屬
於
強
大
的
，
甚

至
唯
一
的
心
理
安
慰
。
與
他
們
交
談
時
，
天
命
會
再
三

強
調
，
要
相
信
自
己
生
命
的
堅
韌
。
誠
然
，
我
們
很
脆

弱
，
在
生
死
面
前
，
似
乎
毫
無
反
擊
之
力
，
正
如
天
命

遇
到
的
那
隻
飛
蟲
，
會
輕
易
被
水
沖
走
。
但
別
忘
了
，

只
要
沒
有
被
一
指
按
死
，
牠
仍
有
繼
續
生
存
的
機
會
。

我
們
亦
應
該
有
這
向
上
爬
的
勇
氣
。
無
論
有
多
少
天

災
或
人
禍
造
成
的﹁
洪
水﹂
，
我
們
都
應
該
相
信
，
自

己
也
是
世
界
的
一
部
分
，
也
有
力
量
去
為
命
運
抗
爭
。

天
命
常
常
撫
心
自
問
，
自
己
只
是
芸
芸
眾
生
的
一
分

子
，
能
為
這
個
世
界
做
些
什
麼
？
我
總
是
能
得
到
樂
觀

積
極
的
答
案
，
因
為
生
命
能
影
響
生
命
，
更
能
影
響
世

界
。
我
相
信
自
己
能
出
一
份
力
，
你
呢
？

我們有多脆弱﹖

琴台
客聚
彥 火

天言
知玄
楊天命

或許，每個人都會有這樣的經歷：路上偶遇曾
經的同窗，先是一愣，遠遠辨認，停頓，轉身，
匆匆離開。事後，內心卻久久不能平靜：「這還
是他（她）嗎？多少年沒有見了，他（她）還會
記得我嗎？」曾經的那些往事，絲絲縷縷，或明
或暗，或長或短，一溜煙兒地冒了出來，叫你百
感交集。也有些人，走上去猛拍肩膀：「嗨，老
同學！」乍然相見，絮絮幾句，很快，會再度分
開，恢復生活的平靜。
說起老同學，我喜歡用「同窗」。一個「窗」
字，讓人眼前開闊起來，遙想起當年課堂上的場
景，嘰嘰喳喳，哄哄鬧鬧，班主任經常在窗外盯
梢，而課堂上的我們渾然不知，想起來莞爾一
笑。因為生了一場大病，我較早地離開校園，與
很多同學失去了聯繫，沒想到的是，互聯網使我
們重逢，在微信群裡相聚，不禁喜出望外。一段
時間以來，懷舊感爆棚，甚至幾度失眠，曾經的
同窗往事，曾經的校園故事，在枕邊滾動，播
放，回甘，濕了眼睛。
經常聽身邊人說：世態非昨，人心涼薄，同學
會被披上功利的外衣，變身為人際場，分為混得
好與混得不好，充斥銅臭味道。同桌紅說：「現
在我在一家公司當職員，都是過去學習不好。」
我一時不知怎麼回答。學習好，不一定混得好，
就像網上熱議的，學習不好的都成了富翁，當
然，這不是絕對的。璐與我是小學同學，也是初
中同學，同窗九年。她是個有心人，把畢業照與
我們春遊的合影曬出來了，立馬引起大家的共
鳴。仔細指認，「這還是我嗎？我那個時候咋這

麼萌？」亞楠說：「我再也回不去了，那麼細的
腿。」這是生娃之後的真實感受。
璐先後說出一大串同學的名字，瞬間惹起一大

堆色彩斑斕的往事，念着那些名字，心裡早已波
光瀲灩，氤氳出晶瑩的光澤：她就是青春。「後
來轉來的女生叫什麼來？還有那個……」一時
間，群裡熱火朝天。然而，說起蓉與涵，大家瞬
間啞然了。中學沒畢業的時候，涵患上白血病，
走了；幾年前，蓉因病，也離開了。她們的事
情，我聽說一些，一直不敢確認，多麼希望不是
真的。淼帶來消息：「教我們的孫老師、馬老
師，也病故了。」光陰荏苒，世事無常，誰能阻
擋住病魔的偷襲？生命的脆弱超乎我們的想像，
沒能在她們病中去探望，一臉愧疚。
最好的時光，就是與同窗共處的時光。辰與我
住得最近，樓上樓下，又是同班，我倆學習成績
都很好，不分上下。上學放學，結伴走，放學
後，一呼啦去她家寫作業，完成作業，一齊跳皮
筋，形影不離，筒子樓裡留下很多難忘記憶。一
次，她生病，沒去上學，我主動給她去送作業
本，並把課本留給她，告訴她老師劃出的知識
點。沒想到的是，拿回課本後，發現書裡塗成了
大花臉，是她的惡作劇，我當即氣哭了。為此，
好幾天我們都不說話。這件小事，成為時間長河
中的一朵小浪花，早已湮沒。
璐是我的好朋友，她愛為我打抱不平，也很會
玩兒。在學校，我們打成一片，放學後，也經常
在一起。她是穆斯林，但這並不影響我的交往，
反而更加親密，去她家吃飯的場景，我經常憶

起。有一回，母親中午不在家，放學後我倆買了
馬蹄燒餅與搾菜片，回到我家，津津有味吃起
來。家裡地方小，寫作業的桌子是個方櫈上放個
木板，一人佔一邊，可我們絲毫不覺得簡陋。她
的妹妹銳，梳着羊角辮，一蹦一跳，很是可愛。
她經常搞得髒兮兮的，還欺負她姐姐，我沒少與
她鬥嘴。
慢慢回憶，慢慢變老。八十後的我們，迎來而
立之年，同窗情誼，卻歷久彌新，使我深深感
動。和很多人一樣，我以為昔日的同窗，會在社
會大潮的裹挾中蒙上精神的霧霾，照不出花季的
絢爛；和很多人相似，我以為昨日的同學，會變
得無法辨認，就像我們自己無法辨認兒時的自
己。記得詩人王小妮有篇文章叫《同也不同，學
也不學》，她說道：「沒有什麼鏈條能把不同的
人連接起來，連接人的只有血脈、利害、苦難和
思想，無論牧人的柵欄多麼堅固，無論山羊們擠
在一起發出多麼近似的叫聲，最終，牠們只可能
是歧路上的亡羊。所以，我站在這事情的盡頭
說：同也不同，學也不學。」當時讀過，我有些
不安，真的是這樣嗎？她所說的，「我從來不感
慨歲月，我只感慨思想的變異」，我比較認同，
可是，面對同窗，我們該持有怎樣的態度？我是
學心理專業的，深諳懷舊是人的本性，現代人懷
舊感常常氾濫，這並不能遮蔽人性的問題。我對
人性從來不是盲目的樂觀，但是，我相信，同窗
情沒有想像的那樣單薄，那樣面目全非，儘管有
些時候，我們感受不到，一旦喚起，就會像凝聚
的血小板一樣，迅速聚集，溫暖如春，讓你淚流
滿面。很多時候，對昔日同窗，我們拒絕相認，
顧慮重重，甚至忐忑不安，是因為不敢認識曾經
的自己，不敢觸摸真實的自己。
小柏、阿禎、璐，都不約而同地說：「這些

年，你一直堅持，我們也不能放棄！」玥說：

「讓你受苦了！你的事，我知道得晚了！」他們
的話，使我熱淚盈眶。這幾年，我去過很多校園
做演講，也辦過簽售，但是，他們都不是我的同
窗，呼之欲出的友誼之情無處安放，四處漂泊，
我怎能不彷徨？今天，拾起這份友誼，我似乎獲
得新生：是精神的撫慰。同窗，究竟是什麼窗？
我回答道：「是靈魂之窗，是心靈之窗。」我多
麼想，把這句話告訴所有人，從現在起，珍視友
情，用心靈去擦拭這扇窗戶，保持清潔與明亮—
它是我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綠蕪中，春逝去，花落水流東；從三十年後
看三十年前，細數其中的人情心事，滄桑茫漠，
回首滿是情深意濃。」愈回憶，愈友情，愈回
憶，也愈寬容。我知道，我的同窗情，與齊邦媛
女士《巨流河》、與葉嘉瑩女士《紅渠留夢》中
的同學情誼，是不同的，沒有經歷過學潮運動，
也沒有經歷過戰爭炮火，我們少了些許的患難與
共，多了些和平年代的浪漫憧憬。我忘不了小柏
上台講課的場景，「京劇是中國的國粹」，第一
句話便把大家逗樂；我忘不了運動會上長跑比賽
阿禎跑第一的歡呼聲；我忘不了校門口小賣部蛋
炒飯的味道；我更忘不了，同學之間的愛情修成
正果。璐和他的老公都是我的同窗，他們的愛
情，見證着如花的青春，見證着同窗的情感。
同 窗 一
場，我們
沒 有 相
忘。十年
後，二十
年後，在
光陰的岔
路口，我
們還會相
遇嗎？

同窗情
百
家
廊

鍾
倩

吳
鎮
宇
心
痛
兒
子
功
課
多
，
在
微
博
上
載
七

歲
兒
子Feynm

an

做
功
課
時
的
苦
惱
照
片
，
炮

轟
：﹁
連
做
家
長
的
都
受
不
了
，
上
學
的
目
的

是
什
麼
？﹂

網
民
反
應
不
一
，
有
支
持
，
有
反
對
，
鎮
宇

看
到
網
民
留
言
及
部
分
內
地
傳
媒
對
他
言
論
的
報
道
，

覺
得
原
意
被
歪
曲
，
本
月13

日
他
怒
刪
及
取
消
微
博

賬
戶
，
轉
玩facebook

，
當
日
傍
晚
開
設
專
頁
。

吳
鎮
宇
忽
然
投
訴
兒
子
功
課
多
，
可
能
是
響
應
近

日
有
調
查
報
告
顯
示
，
香
港
學
童
每
天
功
課
多
達
七

至
十
份
，
卻
選
錯
地
方
。
要
正
式
解
決
問
題
，
不
是

在
微
博
，
而
是
向
學
校
反
映
，
道
出
兒
子
的
苦
況
，

共
同
商
量
一
個
適
合
兒
子
學
習
的
方
案
，
又
或
向
傳

媒
講
出
作
為
家
長
的
心
情
，
或
在
報
章
發
文
表
達
意

見
，
利
用
輿
論
壓
力
，
更
直
接
是
寫
信
給
教
育
局
，

請
當
局
正
視
問
題
。
眾
所
皆
知
，
當
將
問
題
放
上
微

博
，
就
要
有
心
理
準
備
網
民
會
留
言
表
態
，
而
且
見

解
各
有
不
同
，
中
聽
、
不
中
聽
都
有
，
要
計
較
、
要

動
氣
的
，
多
多
也
有
。

吳
鎮
宇
需
考
量
他
的
行
動
，
對
兒
子
會
造
成
什
麼

影
響
，
兒
子
就
讀
學
校
的
校
長
和
老
師
會
怎
樣
看
、

有
什
麼
反
應
？
還
有
其
他
同
學
仔
的
反
應
？
畢
竟
每

天
要
面
對
老
師
和
同
學
的
是Feynm

an

，
會
對
他
構

成
尷
尬
嗎
？
會
影
響
他
的
社
交
嗎
？
其
他
家
長
又
會

有
何
意
見
？

事
件
對Feynm

an

影
響
很
難
估
計
，
爸
爸
為
他
發

聲
，
他
定
視
爸
爸
作
英
雄
，
亦
學
會
有
不
滿
便
發
聲
，
但
他
只
有
七

歲
，
未
有
足
夠
智
慧
、
見
識
去
判
斷
事
情
，
會
誤
認
為
不
適
合
自
己

的
、
自
己
不
喜
歡
的
就
要
出
聲
，
性
格
易
變
憤
世
，
屆
時
便
要
費
很

大
的
勁
去
輔
導
他
，
這
次
發
聲
是
對
的
，
那
次
發
聲
是
錯
的
。

現
在
連
爸
爸
也
認
為
不
應
做
這
麼
多
功
課
，
他
是
不
是
可
以

不
做
功
課
？
可
是
不
做
功
課
會
被
老
師
責
備
，
無
奈
地
還
是
要

繼
續
做
。
吳
鎮
宇
的
投
訴
間
接
增
加
兒
子
的
無
奈
感
及
不
滿
，

做
功
課
的
心
情
更
痛
苦
，
不
如
就
當
作
是
給
他
磨
練
毅
力
的
機

會
，
給
他
正
面
的
鼓
勵
，
給
他
更
多
正
能
量
。

吳鎮宇心痛兒子功課多 翠袖
乾坤
查小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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